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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城记

■文/ 史明

恪守家训，正直为人

沈肃文的前几代，家中祖先像下就挂着
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人靠心，树靠根；心
正善良第一。要与人为善，心口相连，对得
起人，为人不做亏心事，一觉睡到大天亮；
财是身外之物，取之有道，贪盗就是犯法，
宁可饿煞，不许犯法，宁可清贫，不要浊富；
对奉承有财势的势利人，要避而远之。做
人要有志气，人向上走，水往低流，不能与
下流人为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男勤女
俭是做人本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爱惜每粒粮食，做
到物尽其用。万里江山一点墨，子女读书
是大事，不能做睁眼瞎子。”写得很平直，却
是沈家的家训。在母亲的指导下，沈肃文
年幼就背下了这个家训，养成了为人正派，
生活节俭，平易近人，读书上进的优良品
质。

沈肃文一生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大
事，但阅历丰富。做过教师，曾任教于省立
第一师范附小、省立第七中学第九中学、省
立商业学校，尤其是“民国”初出任省立第
五中学校长，因刻意革新，被封建士绅轰出
校门，发生了所谓“驱沈运动”，但他淡然处
之，觉得自己没有错，并不因此而消沉。他
从过政，1915年出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由
蔡元培介绍加入国民党，担任浙江省教育
厅视学，担任过浙江大学总务主任、农学院
副院长，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
员，安徽省教育厅视学，抗战前夕任北京大
学总务长，抗战爆发后出任西南联大秘书，
也曾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
作，担任《新教育》杂志编辑兼发行。1944
年在四川灌县创办都江农业实用职业学
校，自任校长等职。曾经与革命人士宣中
华、俞秀松等共事；因他与沈定一是叔侄关
系，曾随沈定一的进退而遭到斥责。但当
沈定一叛党反共，他没有随波逐流，毅然离
去。他与社会贤达邹韬奋、陶行知、王志
达、黄炎培、张澜、竺可桢等都有共事或交
往，但从未借用他们的名声而炫耀；他曾被
绍兴的封建士绅误解而遭到师生的“驱
逐”，也曾与统治浙江的军阀省长杨善德有
过斗争，也曾遭统治江浙的直系军阀孙传
芳部的搜捕。他曾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工
作，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所有这
些表明他称得上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然而他始终恪守家训，谨慎处事，严以律
己，谦虚待人，与人为善，以读书人自称。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
的情况下，出资为家乡重建了一座颇为壮
观的通济桥。此桥建于清代，名东升桥，是
长巷至瓜沥的交通要道。至“民国”时已经
坍塌，急需重建。是沈肃文请人设计，建成
桥长16.6米，宽2.7米的新桥。此桥跨径5.3
米，矢高5.5米，桥之两侧的桥栏上雕琢出8
只石狮，神态各异。东西两侧各有22和21
级踏跺，东引桥22.8米，西引桥10米，桥的
西南角还建有一座亭子。乡民因沈肃文为
重建捐赠了极大部分资金，曾将此桥改称
肃文桥。沈肃文却令石工将已经镌上的

“肃文桥”改名为通济桥，意为通济甚便，往
来通达。此桥，现已成杭州市文保点。

创办学校，悉心育才

沈肃文早在1906年就在钱清镇上办了
所小学，提倡新学。因涉及徐锡麟案而去
职，改名沈毅，到了杭州，仍然热衷于教育
事业，主张教学与实业相结合。新文化运
动期间，他又参与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
业教育社的工作，积极主张学以致用的职

业教学。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春，他以
职业教育社的名义在川西灌县创办了都江
农业实用职业学校，任校长。他主张农家
子弟受教归农，希望以此为起点，逐步推
行，从开学之日起，他与学生共起居、共劳
动，全校师生一切生活都由自己料理。教
室授课和田地种植并重，使学校四周农作
物一望碧绿，场圃道路修饰整洁，川西各界
人士争往参观。日军投降后，学校的一切
移归地方接管，沈肃文拿起简单的行装欣
然离校东归。

解放战争年代，国民党政府即将垮
台，货币贬值，时局混乱，在此形势下，沈
肃文却能静下心来在钱清镇上创办了一
所“浙光中学”，凭着沈肃文的德高望重，
由曾任北大、浙大校长的蒋梦麟、竺可桢
牵头，以组建学校董事会的形式筹措经
费，国民党中央参议会议长邵力子、曾任
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曾任浙江省
参议会议长的徐青甫、国民参议会议员的
江恒源，以及上海民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
庠、上海金源钱庄总经理夏杏芬、前中国
茶叶公司经理寿景伟、杭州中国银行行长
金润泉、绍兴商会会长陈笛荪、浙江实业
银行总经理陈朵如、上海东南汽车公司董
事长王晓籁和副董事长陈滋堂等为校
董。如此豪华的校董阵容，办所学校自然
不在话下。

沈肃文将学校取名为“浙光”，其意是
“浙江的光荣、浙江的希望”。他要求学校
除教学以外的事务全都交由学生会民主讨
论决定。他重抓学生的学业，常到课堂旁
听，督促学生用功学习和独立按时完成作
业；他也常与学生一起晚自修，教导学生，
学习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更关系
到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他反对浮而不实，
弄虚作假；反对“愚忠”，要求学生忠于时
代，教师忠于人民；他反对书呆子，认为一
个人的政治品德比学识更重要，所以他常
赞扬鲁迅，斥周作人是绍兴的败类。他对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虽然他更多
的是位忠厚长者，但在激愤时却能毅然在
黑板上写下“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他为人谦虚，尽管年过花甲，从不以前
辈自居，遇事就向大家讨教。他说“年纪大
的人要避免‘悖时’，要不断地向年轻人‘讨
教’。”以他的学识和道德而虚怀若谷，难能
可贵。

他生活俭朴，身为校长，与所有教师一
样每月工资300斤大米。公差自掏路费，不
用公家纸张。甚至每天的工作计划也利用
香烟壳书写。他在学生食堂吃饭，只有星
期天或有客来才自己加菜。衣着朴素，自
己浆洗缝补。常以节俭美德教育学生，常
说俭以养廉，俭以养德。

他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年轻人
都是可塑造的，只要给青年以上进的环境，
顽石也是可以成材的，问题在于教师的素
质和尽心执教的程度。

他爱生如子，每晚都要多次检查宿舍，
给学生盖棉被，掩帐脚，遇到学生洗好的被
褥未晒干，就把自己的借给学生，自己则用
一条毯子和衣而卧。他常告诫学生，身体
是本钱，身体不好，拿什么报效国家！颜回
身体不好，早死，学识没有用上，可惜！他
顾全大局，无私办学。随着革命形势的发
展，浙东游击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他不仅
放走了多数教师，还通过多种渠道把心爱
的学生送到游击区，直到最后不惜关了校
门。

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信心，他
说“资产阶级自己就有个私心，不可能做到
天下为公，只有共产党无私无畏，才能做到
这一点。”所以当浙江一解放，他在燃放了
欢迎解放军的鞭炮之后，便匆匆北上，参加
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帮助民盟，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沈肃文应黄炎培之邀，
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沈
肃文不仅是黄炎培至交，更是他所敬重
的成员之一。沈肃文最早参加的是“民
国”初期由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
社（简称“职教社”），黄炎培于1958年撰
写的回忆中曾说：“职教社有两个人：一
个是邹韬奋，办《生活》周刊，代人民说
话；一个是沈肃老，不少人经过肃老有力
的桥梁作用，获得新的进步认识。……
那时候，我曾专程从上海来北京访问李
大钊，秘密交换彼此对国家、社会前途的
看法和做法，非常融洽，这一举动是和肃
老商定而行的”。

因民盟注重于知识界，民主建国会
注重于工商界，沈肃文虽然当选为民主
建国会的监委，但来自知识界的沈肃文
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以办学从教为掩护，
开展民盟工作。同时由他发起筹备成立
了浙江民盟小组，他任主委，周仰钊、姜
震中为委员。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撕
毁旧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他们单独
召开“国大”，声称要对社会团体进行整
顿，直言要撤销“胡言乱语”的民盟。黄
炎培只好由沪来杭暂避，与沈肃文等共
同商讨如何应对时局与民盟的工作。根
据局势，民盟只能由公开转入地下活
动。1947年沈肃文由杭州到钱清创办浙
光中学时，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由沈
肃文的长子沈待春陪同来校，告诉沈肃
文的办学已引起浙大内某特务头目的注
目。竺可桢特地通知他加倍警惕，采取
必要措施。

沈肃文对此淡然一笑：“回乡办学，堂
堂正正。”在感谢竺校长的关心之余，隔日
就以自己的一身正气，无所畏惧地单独“拜
访”了那位头目，陈述办学缘起，赞助人的
情况，词严义正的一席话，使对方无法翻
脸，更无任何借口下其毒手。

但 1947 年秋，国民党政府公开宣布
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遭到强行解散，
沈肃文立即去沪、杭两地与民盟上级取
得联系，明确了“转入地下、继续活动、无
可动摇”的方针。但回校不久钱清校舍
接连三次火灾，幸及时扑灭。他知道是
当局有意威胁，他坚持己见，在征得校董
同意，又募集资金，于 1948 年新建了九
间教学楼和厨房饭厅，浙光中学有了自
己的校舍。

1948 年春夏之间，在杭州的民盟组
织被国民党破坏，只周仰钊一人脱险。
沈肃文立即去沪，想方设法营救被捕成
员。是年秋，周仰钊由香港来钱清，沈肃
文将他安顿在同事陆昭源家中，陆家一
时成了民盟地下活动的据点。在白色恐
怖下的浙光中学成了民主进步人士的庇
护所，除周仰钊外，还有上海学联介绍来
的一些同仁，先后在浙光中学以任教为
掩护避难，在他们临走时，他都给予路
费。当时的浙光中学更突出的贡献是沈
肃文鼓励和动员青年学生去四明山游击
区参加革命工作。到1949年初，浙光中
学的大部分教师和进步学生都参加了革
命队伍，沈肃文百感交集地、毅然停办了
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手创建起来的浙光
中学。

浙江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沈肃文立即
将浙光中学的校产交由人民政府接管，并
改名为“人民小学”，自己则应召赴京，任轻
工业部财政司司长、总务司司长及民主建
国会中央常委，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兢兢
业业地贡献了自己毕生才华。

■文/图王建欢

延生桥，也称姑父桥，旧桥址位于原城东乡上岸林
与十里铺自然村境内（现新塘街道双桥社区境内），接
渡桥以东，姑娘桥以西，南北向横跨萧绍运河。

桥梁原为单孔石梁桥，桥面由三块桥梁石组成，桥
额中刻有“延生桥”三个阴刻空心大字，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由于萧绍运河上大吨位的航船通行越来越多，延
生桥因为桥孔不够大，桥墩屡屡被大船撞塌，交通部门
经常拨款维修。由于当时延生桥附近两个村子迫切需
要建两座新桥梁，于是决定拆除老桥选址修建新桥
梁。所幸的是，旧桥梁虽然拆除，但留下来了部分桥梁
构件、碑记与桥额。

延生桥是清代道光年间大慈善家涝湖人陈有尚发
心建造的，留下的桥碑中有这样的镌字：“自盛文坝（现
新塘街道半爿街转坝）起，东至瑞莲桥（现姑娘桥），修
造官塘十里，改建接渡桥、延生桥两座。道光丁未年
（1847年）月日。涝湖永思堂陈立”。从桥碑中的刻字
可以得知，建两座桥，修造十里官塘是以陈氏家族祠堂

“永思堂”名义修建的，碑文结尾没有建造人之名，而是
写“陈立”两字，意思就是一位姓陈的人立的，没有刻上
陈有尚的尊姓大名，而“民国”《萧山县志稿》却有记载
他儿子陈圻的事迹可作为佐证：“父有尚，字莘圃，有儒
行，见义勇为。道光丁未年，尝捐巨资筑河东堤廿余
里，矼（指石桥）梁毕达，人无病涉（苦于涉水渡川）”。

据双桥社区一位86岁的楼姓老人回忆：“我原来
是生产大队里农用抽水机专员，一到农忙季节，这抽水
机船就在官河上的各式桥洞里穿来穿去，因此对延生
桥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决定拆除延生桥是出于实际情
况，那时候东面的大村子涝湖村在官河上一座桥梁都
没有，村里人进出特别不方便，迫切需要建一座新桥，
而西面的行头村一个叫‘铜盘箍’的地方是一个大渔
场，也没有桥梁，也特别需要建一座新桥。后来，当时
交通部门的领导决定，把拨下来修建延生桥的钱，用来
建造涝湖大队前面官河上的水泥桥；把两桥墩拆除用
来建造行头大队‘铜盘箍’那个地方的水泥桥桥墩；把
拆除下来的桥梁和桥栏去修复长河公社的荚竹山桥，
因为这座老桥桥梁石断裂很久了，迫切需要换新的桥
梁。两座新桥建好后，涝湖的那一座水泥桥叫‘东风
桥’，‘铜盘箍’的那一座水泥桥是一座无名桥，这两座
那水泥桥现在都还在通行……”

延生桥的桥名可谓名副其实，从它“延生”出来了
涝湖东风桥、行头“铜盘箍”无名桥，修复了长河荚竹山
桥。牺牲一座老桥，成全了三座桥梁，这是当年资金、
材质十分紧缺的写照。

创办浙光中学的

沈肃文

沈肃文（1881-1958），萧山瓜沥镇长巷东井村人。1915年
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1918年任《新教育》杂志编辑，1920年参
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与邹韬奋、黄炎培等人力举教育革
新。曾任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安徽省教育厅视学、浙江大
学总务长、西南联大秘书等职。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
年12月与黄炎培等134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当选
为监事。 1947 年得到张澜、黄炎培、竺可桢等社会贤达的资
助，在萧山钱清创建浙光中学（钱清在1950年前一直隶属萧山）
传播革命思想，鼓励学生投笔从戎，为解放战争输送了一批优
秀的革命干部。解放后任中央轻工业部司长，1985年10月11
日在北京病逝。

萧人列传

桥额

修建延生桥的碑记

现荚竹山桥的主桥梁为原延生桥石梁


